
孤雲野鶴自在飛 

——淺談貫休社會寫實詩中的佛家入世精神 

 

  三朝僧傳中目不暇給的眾高僧事蹟，無不言說著所謂的高僧，並非一形一貌

可塑成，他們各依稟性、長才入世行化，如被贊寧收入《宋高僧傳》的貫休禪師，

即為鮮明的一例。 

  釋貫休（832—912），字德隱，俗姓姜氏，生於唐文宗大和六年，卒於後梁乾

化癸酉年，享年八十一歲。貫休多才多藝，長於詩、書、畫，其詩風奇險，而其

歌吟諷刺皆寓託其對世事之關懷與教化；其書被時人號為姜體；此外，又擅畫形

骨特異之梵相羅漢。而相較隱身山林，不問世事之僧侶，貫休常與當時文士官員

相往來，以一介沙門之身，積極涉足塵世，並對時政與權貴行批判，如明代毛晉

汲古閣本《禪月集》記載： 

 

   鏐自稱吳越國王，休公以詩投之，有「一劍霜寒十四州」之語。鏐令改為 

   「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不 

   可飛？」乃入豫章之西山，後入蜀。 

 

這樣的剛直無畏，看似狂傲和豪氣的形象，有違世人對僧人棲居山林的陰柔形象

之想像大相逕庭，這是其人格特出之所在，也是大乘僧人從出塵回歸滾滾紅塵，

只為救度眾生之悲願下的必然。此即為何貫休的山居詩會與其邊塞詩和社會寫實

詩的風格大相逕庭之故也。 

  據《宋高僧傳》所傳，貫休禪師七歲出家為童侍，「日誦《法華經》一千字，

耳所暫聞，不忘於心。」而受具後，「乃往豫章傳《法華經》、《起信論》，皆精奧

義」，這些記載不只揭示貫休在佛學之深究和傳法上之不遺餘力，更揭示貫休與《法

華經》的深厚淵源。 

  這部被喻為經中之王的大乘圓教經典，將三乘歸於一乘——佛乘，其中「度

無量眾生」之大願，也使持此法門者得具「不厭世間苦，不欣涅槃樂」的格局和

超越，體認世間一切現象為緣起性空之中觀。因奠基在這樣的基礎上，出世之山

林生活對於自己並非真解脫，無餘涅槃反需回歸世間成，故不辭辛勞、廣設方便，

只為化世施教以救眾生得解脫，便是《法華經》中一再強調的中心思想。 

  身為一介沙門，對於實踐正道展現如金剛般不摧之堅定，和獅子般無有所畏

之勇猛，是需要一些表現的手段為依憑，而那看似豪邁狂傲的行止，則是這隻振

翅而飛的孤雲野鶴所擁有之氣魄與格局，也是貫休藉此手段為達諷諭勸誡的「表

演」。 

  貫休生處的晚唐，是上位者互競豪奢，底層但願求生，統治者與貴族階層，

日常所為皆非心繫於民，他們競相表現者只在富裕豪奢之炫耀，而炫耀的背後則



以被踐踏的人民血淚為代價，此如以下三首詩作： 

 

 

 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 

〈少年行三首〉其一 

 

 自拳五色裘，迸入他人宅。卻捉蒼頭奴，玉鞭打一百。 

〈少年行三首〉其二 

 

 繡林錦野，春態相壓。誰家少年，馬蹄蹋蹋。鬥雞走狗夜不歸，一擲賭卻 

 如花妾。誰云不顛不狂、其名不彰，悲夫！ 

〈輕薄篇二首〉其一 

 

其中，〈少年行〉三首（即明代毛晉汲古閣本《禪月集》序所言的〈公子行〉）是

貫休在王建前，貴倖皆座時，應王建請而刻意吟誦之作。這組詩翻轉唐人樂府中

〈少年行〉是歌頌俠客邊塞建功之傳統，反而成為批判紈袴子弟之醜惡面目，無

怪乎在座貴倖聞之皆怒而不敢言。 

  「無感」與「無知」往往是充斥於末世統治階層的普遍氛圍，貫休身處的晚

唐亦不例外，而醉生夢死，無視民間疾苦，甚至荼毒百姓以為樂和炫耀，皆為當

時社會的普遍現象。因此，若問為何貫休特意在此場合誦此近詩？因這不只從漢

樂府以來對民間詩歌反映現實的傳統，更是向上直接承繼「賦詩言志」、「詩教」

之《詩經》源流。而對於此傳統的體認及在如此場域誦詩，不僅誦詩者明白其所

賦之詩對於自己及他人的意義，聞詩者亦深明其中本於〈詩大序〉所謂的「上以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之意涵，故「用

詩」在禮樂教化、美刺寓言上的的意義，是在座眾人皆共同繼承的知識與文化背

景，此亦教此活動不單單只是「表演」，而具有「表現」和「反映」之意義。而當

貫休表現當時豪族貴戚間互相表演炫耀自身之顛、狂、豪、奢，凸顯的卻只有上

位者的冷酷貪婪，底層人民之悲苦淒涼，這樣的誦詩便成為了一面照妖鏡，無怪

乎照得在座「貴倖皆怨之」。 

  對於社會現實的勇於揭露，除了超人之勇氣與清醒外，當如何揭露？如何表

現？都是使其文字達成教人振聾發聵的效果前，需仔細尋思及安排者。 

  《法華經》中最著名的「三界火宅」喻，此中之火對應到他所處之世界，遍

佈的是戰火、貪火、怒火、無明火，無論上位者抑或平民百姓，所有娑婆世界之

眾生無不受這些焰火所燒灼，在因緣流轉中不得解脫，而這些人心中所燃之火焰

愈發熾烈，上位者所點燃的即便星火，亦能燎原，將百姓化枯骨；身處亂世之人

民，其心中即便有千萬丈之怒火，也只是兀自燒灼著自己，撕心裂肺之痛苦不為

他者所聞。當此之時，苦苦、習苦者盡處一處，欲求出者困其中，喪心病狂者猶

自作樂，此中之荒謬和可怖如同《法華經‧譬喻品第三》所述：「狐狼野干，咀嚼



踐蹋。䶩齧死屍，骨肉狼藉。由是群狗，競來搏撮，饑羸慞惶，處處求食……汝

諸子等，先因遊戲，來入此宅。稚小無知，歡娛樂著。」這是貫休所見之世界，

更是促使他創作出許多樂府詩歌以抗議與反映民生疾苦，如以下的〈蒿里曲〉和

〈酷吏詞〉： 

 

   兔不遲，烏更急，但恐穆王八駿，著鞭不及。所以蒿里，墳出蕺蕺。氣淩 

   雲天，龍騰鳳集。盡為風消土吃，狐掇蟻拾。黃金不啼玉不泣，白楊騷屑， 

   亂風愁月。折碑石人，莽穢榛沒。牛羊窸窣，時見牧童兒，弄枯骨。 

 

   霰雨灂灂，風吼如劚。有叟有叟，暮投我宿。籲歎自語，云太守酷。如何 

   如何，掠脂斡肉。吳姬唱一曲，等閒破紅束。韓娥唱一曲，錦段鮮照屋。 

   寧知一曲兩曲歌，曾使千人萬人哭。不惟哭，亦白其頭，饑其族。所以祥 

   風不來，和氣不復。蝗乎蠈乎，東西南北。 

 

  〈蒿里曲〉中「時見牧童兒，弄枯骨」更教人驚怖，這樣的句法區隔出無明

之生和無言之死。在戰火摧殘下，牧童百無聊賴下的天真，與一般百姓生命的脆

弱卑微，成為鮮明的對照，這樣的遊戲不僅教人怵目驚心，苦與習苦更被消融於

同樣的大熔爐中，這豈不是「三界火宅」中不願逃出，猶兀自玩耍的孩子之示現？

且這段文字中之驚悚，更教人模糊了生與死的界線，誰是生者誰已逝？亂世中人

與時時刻刻都在受苦的鬼道眾生又有何分別？貫休在運鏡取景寫下這些詩時，為

何要將此這近乎「瘋狂」的荒謬之景收其筆下？對此，筆者認為並非只是呈現炫

奇炫詭之詩風，而是早已對為詩所指向的目的，本有所覺察和設定，甚至懷有「語

不驚人死不休」之企圖。故其詩歌之表現性不僅在於文字，更在於賦詩之場合，

除了前已提及的〈少年行〉外，〈酷吏詞〉的寫作背景是在他「避亂渚宮，荊帥高

氏優待之，館於龍興寺。感時政，乃作〈酷吏詞〉以刺之，復被黜。」貫休雖又

因此作而得罪上位者，然這首詩的藝術性卻不容忽略，其以四字句為開頭，帶出

《詩經》的雅正形式，後面混雜之句式，此對於其情緒和想像之表現顯得更具張

力，且其詩歌不僅以句式帶出節奏，刺激視聽者的感觀，其文字所流洩的更有視

覺、聽覺、觸覺甚至雜揉嗅覺衝擊讀者，這當中所烘托的氛圍和恐怖，實不下《法

華經》中火宅中教人怖畏的場面敘述。 

  貫休樂府詩作中所見的害蟲馳走、狼嚎鬼哭、牧童弄骨之書寫和鋪陳，雖可

同歷來學者所言乃貫休上承「騷雅」之筆法，並視為其對李賀的學習之處，或許

這是貫休對前人之承襲，但亦不能因此忽略佛經中對現世或地獄那不遜色，且誇

張詭奇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渲染筆法，這是貫休在養成其學問中所受到的影響。故

在此類充滿詭奇想像，滿溢激昂之情的作品中，其含藏的是對末世亂象不能不吐

的不平之氣與浩然正氣。 

  探論貫休在其積極入世之終極關懷為何？當回來看貫休的許多干謁詩，如其

曾謂宰衢州的楊杜之：「應念衢民千萬戶，家家皆置一生祠」（〈贈楊公杜之舅〉），



在〈夜寒寄盧給事二首〉其二嗟歎「心苦味不苦，世衰吾道微」。這樣的想望雖

如同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安得廣廈

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儒者對經世濟民之渴求，

然而，儒、釋之別在於杜甫揭示出，民康物阜而士有所用乃儒家的終極關懷，而

貫休不辭辛勞、奔走天下，所發之心繫於民的諸多進言，只是通往其終極關懷（成

就佛道）之中繼站，如《法華經‧化城喻品第七》中，佛陀為那些畏懼路途長遠

艱苦，而生卻退之心的求道者化一城池，使供休養，為得以於未來繼續前行，直

至成就佛道。 

  因天下混亂、民不聊生，給予人民最基本能好好的生存空間，是當時為利慾

薰心、不顧遍野哀鴻的統治者難以達成的，故安民養民，使如柴瘦骨得豐潤，方

得有可能繼而前行以求道，或使佛法得以施行於世。由此可知，對於佛乘的追尋，

使眾生皆不再因無明愚痴造諸惡業，得以出離生死苦海，解脫輪迴流轉，而入無

餘涅槃，此方為大乘佛教之終極關懷，也是大乘經典中諸佛菩薩和弘法僧眾不畏

勞苦，入世垂教之目的。 

  是以，若評論一生奔走天下、關心政治、廣事干謁的貫休作為乃受儒家影響

時，當需先了解大乘佛教背後的入世精神，以及其為根性不同之眾生「方便說諸

法，皆令得歡喜」（《法華經‧方便品第二》）的化世之教。此外，若能明瞭「一切

諸法，空無所有，無有常住，亦無起滅」（《法華經‧安樂行品第十四》）之理，

對於常人當畏當喜當執著者，便不再受其牽引及束縛，從此角度視之，實可解釋

貫休雖時遭黜卻不改直諫之風，亦不意外其何以高唱「為口莫學阮嗣宗，不言是

非非至公」（〈陽春曲〉），而直言「何不卻辭上帝下下土，忍見蒼生苦苦苦」

之音。 

  唐詩的恢宏壯闊，即便於戰火連年的晚唐，於身為一介沙門的貫休詩中，他

從清淨和朗的深山，一步步走入沒有光的濁世；在他人不敢盼望的離苦中，長衫

一揮，盼以佛家悲願揮散那滿目烽煙。這位自謂「孤雲野鶴」的高僧，在這些詩

篇之中，他開展出了唐詩中的豪壯氣魄，展露不畏世事艱難的狂與孤之形像。佛

家的無我，雕塑出他的自在面貌。體認無常，使他在人事代謝、洪流劇變的時代

中，毅然決然離開人人爭相湧入為避苦的山林淨土，而縱身躍入火宅，百計千方

施救濟。因為這樣的大乘悲願，使後人翻開晚唐諸家詩中，仍能在貫休的社會寫

實詩中，得見那末世下昂揚激盪之一頁。 


